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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粉丝”文化的蔓延已经超越了其本来的范
畴，与新媒体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成为一种媒介狂欢
文化。“粉丝”们在新媒体阵地上消费着明星，同时也被明星
们所消费。丹尼斯·麦奎尔曾对“粉丝”概念进行过界定，他
认为“粉丝”是对媒介明星、演员、节目和文本极端投入的迷
狂者。“粉丝”有区别于他人的行为模式，在其衣着、言谈、
对其他媒介的使用和消费等等方面表现出来。[1] 而“粉丝”
文化则是随着“粉丝”队伍的壮大和对所“粉”对象的影响
越来越大而逐渐形成的。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粉丝”文
化不断升级，尤其是娱乐明星，一张照片，一句话，甚至一个
表情，都有可能引发热议，从而导致某种社会情绪蔓延，尽管
“粉丝”文化的焦点话题很容易被转移，但其现象值得我们
深思。
2017 年10月8日中午中国当下人气偶像明星鹿晗在微
博上发了一条微博：“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女
朋友@ 关晓彤”。关晓彤回应微博：“哎呀嘛，咔咔的@鹿
晗”。随后两人登上微博热搜，微博转发、评论、点赞数量
超过五百万。“鹿关恋”事件后，微博服务器因为大量“粉
丝”的涌入而导致暂时瘫痪，并且这件事也衍生出了刷屏狂
欢“介绍体”——“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微博微
信朋友圈都在用“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造句刷屏，
更是引发了一些企业借此蹭热点、博关注。这种表现看上去
非常简单的介绍方式，却因为偶像的“引力”和“粉丝”们的
“推力”，成为了一种能引起关注的所谓新媒体“叙事法”。
现今的偶像已经不是过去的明星那么简单了，过去明星成名
之后才受到众人仰望，吸引“粉丝”，但是现在的偶像，是靠
着“粉丝”的追捧一步步走红的。这种偶像的生成机制因其
本末倒置，“粉丝”对于艺人名誉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其自身
的演技所带来的声誉。web2.0 时代的到来，打破了“中心-
边缘”的传播模式，“鹿关恋”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和
摘  要：“粉丝”古已有之，但是“粉丝”文化的构建却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呈现不同的
特点。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微博的匿名性，信息传播海量，非线性传播等特征影响着“粉丝”
文化；从社会文化层面上来说，参与式文化的兴起促使传统的“粉丝”从信息接收者到信息
传播者甚至生产者的角色转变。微博上的“粉丝”之所以狂热和微博虚拟镜像狂欢营造出的
“伪社会关系”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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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文化的发展分不开，同时也是“粉丝”文化在新媒体
上实践的表现。
一、社交媒体中“粉丝”文化的自我构建
（一）技术上：微博的推动
大众传媒时代的“粉丝”受众是相对被动的，他们能追
随大众传媒营造推捧的偶像，但是不太容易形成自己独立的
判断。
2009 年微博出现后，“粉丝”们开始了自己本身“粉丝”
文化的建构。微博因其信息传播即时性强、信息量大、信息碎
片化、弱链接等特点推动“粉丝”文化自我构建。在微博世界
中，明星变成了个人符号的大V，去除了中间大众传媒的屏障，
“粉丝”们可以通过评论与偶像“对话”，通过各种媒体技术
对偶像及其作品自发地进行意义重构和宣传。“粉丝”们会
因为想要帮助偶像登上微博热搜获得更多知名度而努力，因
为努力的方式是个人可以做到的，比如多评论，多转发，获得
一定量级的转发评论之后，自家的偶像得到更多的曝光，“粉
丝”自我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
粉丝对明星的不断关注构建着“粉丝”文化，粉丝与粉
丝之间通过新媒体的交往也在构建着“粉丝”文化。3G 时代
到来后，手机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传播的场景更加多样化，
人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有信号的地方接收和发送消息，信息的
即时性被大大增强，“粉丝”可以方便地随时原创或者转发
微博。人们通常会转发代表自己观点的微博，“粉丝”群体尤
为明显，在互相的转发中找到趣味相投的人，相互的转发也
使得信息在弱链接的微博中实现“裂变式”传播，推动“粉
丝”文化的构建。
（二）文化上：受众参与共享式文化的发展
在《传播研究的文化取向》一书中，美国学者詹姆斯·凯
瑞曾提出理解传播的两种视野：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其
中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这一行为看作是双向的文化共享的过
程，不同于线性的传播方式，仪式观是将每一个主体看作是
传播的平等参与者。传播行为成了人们共同参与、共同体验、
共同建构的一种“仪式”。[2]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个人能够发声
的机会更多了，技术上的保障释放了个人发言的欲望，更多人
能够参与“仪式”成为传播者之一，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享受
其中带来的快感。
“粉丝”群体也是如此，在传统媒体时代 ，对自己偶像
的支持方式是买唱片、海报，看演唱会，彼此之间的信息流
动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粉丝”团体也较为分散，基本是
“单打独斗”；在新媒体时代，“粉丝”们可以抱团为自己的
偶像发声，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应援。“粉丝”为偶像
买单，并且找到粉丝之间的团体，偶像在不断壮大的“粉丝”
团体支持下获得更多关注以及更好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粉丝”会对所属群体有更强的归属感和参与感，甚至觉得
是自己一手捧红的偶像。
共享式文化的形成拉近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
虽然很少出现偶像直接在媒体上点对点回应“粉丝”的情
况，但是至少为“粉丝”提供了能够点对点通过人际传播接
触偶像的可能性，远距离的膜拜被近距离的参与式文本生产
所取代，“粉丝”眼中的偶像走下了神坛。
二、“粉丝”中了伪社会关系的毒
那么偶像和“粉丝”之间是否真的亲密无间，平等相处
了呢？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媒介与受众间的互动关系可以用
1956 年霍顿和沃尔提出“伪社会互动关系”来解释。
传统媒体时代，“粉丝”想要获取明星的信息，只能通过
第三方渠道。而微博去除了中间渠道，给“粉丝”一种可以无
限接近偶像的错觉。“粉丝”容易在这种错觉中认为自己与
明星间有了社会互动，由此亲近了一层社会关系，是现实生
活中的“熟人”。而事实上，“粉丝”只是在“伪社会关系”中
“单向度”的熟悉的陌生人罢了。
从明星的角度来说，微博粉丝也是人气的体现，明星们
也需要在微博上维持或者塑造某个形象。同时与粉丝积极
互动也必不可少。通过节日的问候，时常更新自己的生活照
以及生活动态，甚至使用和网民一样的网络用语“所以怪我
咯？”“你开心就好”等等增强与粉丝的互动。这种互动中似
乎抹平了地域和身份的区隔，在“粉丝”的心目中构造出一种
与自己的偶像比肩而坐、自由畅谈的幻象。 
鹿晗和关晓彤宣布恋情，引发微博“骚乱”，有人戏称
“鹿晗的4000 万粉丝中，3900 万都是女性，这些人集体失
恋了。”可见很多女性粉丝将鹿晗的存在看作是男朋友一般，
对偶像的崇拜带着爱意。
碎片化的现代社会，传播并不是线性的，粉丝和偶像都
有发声的渠道和机会，“粉丝”经常接触偶像发出的带有私
人性质的信息，会感觉像是生活中的一位朋友，另外，新媒
体的话语和叙事方式通常是私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前几
年流行的“凡客体”——我是××，我为自己代言，就体现了
这个特点。所以“粉丝”们常常陷入与偶像的“伪社会关系”
中，觉得自己和偶像很熟悉，心理距离不断拉近，以至不能自
拔。
三、镜像狂欢中的“迷群”
（一）“迷群”为何而迷
约翰·菲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中对“迷”即我们所称
的“粉丝”有着其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迷是过
度的读者：这些狂热爱好者的文本是极度流行的。作为一个
‘迷’，就意味着对文本的投入是主动的、热烈的、狂热的、
参与式的”。[3] 而“迷群”则是将自身的狂热投射到某个人身
上的一个群体。他（她）们崇拜偶像，认同偶像的一切，无论
优缺点。他们是后现代的集体狂欢。 
那么“迷群”何以如此狂热？我们可以用心理学的概念
“移情”、“认同”来解释。“移情”和“认同”都是一种心理
机制，对于“粉丝”来说，通常将自己的各种认识偏向和喜怒
哀乐移情到偶像身上，他们会认同偶像的各种态度、行为，并
内化为自己的，同时，他们也希望偶像能按自己所臆想出来
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双向认同。“粉丝”与偶像之间实际上
是相互利用的关系，“粉丝”将自己的幻象寄托到粉丝身上，
从而得到精神慰藉，同时也在“迷群”这样一个虚拟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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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自我认同和身份认同，因此，他们随时保持着狂热的
状态，希望由于自己的狂热而让偶像能始终如他们的期待一
样，一旦出现偏颇，他们就会走入另一个极端。
新媒体时代“粉丝”直接成为偶像的经营者，创造一种
新的互联网造星模式，这些偶像被称为“养成系”偶像，典型
代表便是TF BOYS。“粉丝”心甘情愿付出是因为应援活动
中的参与感，入局心理，可以投射自己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预
设在偶像身上，并形成认知期待。这个现象在《认知盈余》中
也有很好的阐释，无酬无劳的“粉丝”其内在动机在于“想要
分享”、“热爱”还有“自治和胜任感”。内在动机把人们可能
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
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产生无比强大的能量。 
（二）镜像中的偶像
新媒体上呈现的偶像虽然看似是他（她）们自己发出的
信息和呈现的形象，但是这些也是经过精心构建的。鹿晗的
微博就会受到其经纪公司的管制，并不是想发什么就发什
么，这次公布恋爱的消息，也被大家怀疑是公司为了他的新
戏——和关晓彤一起主演的电视剧《甜蜜暴击》做宣传。
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社会”是一个由模型、符码和控
制论所支配的信息和符号社会，偶像们在新媒体上的自我呈
现用各种符号构筑了一个“粉丝”可以无限接近偶像的媒介
镜像，在这里“粉丝”可以看到明星的日常生活，比如鹿晗会
在微博上发表对足球的看法，刘嘉玲会晒自己的化妆包，杨
幂会放自己的素颜照和表情包等。但是这些都只是符号构建
出来的形象，“粉丝”们长久沉迷于偶像构筑的形象之中，并
且参与传播这种形象，一旦形象崩塌，就会让“粉丝”产生巨
大的心理落差，发表过激言论，甚至做出不理智的行为。“鹿
关恋”事件之后，鹿晗众多“女友粉”表示不能接受，微博上
还出现了粉丝扬言要割腕自杀。微博ID为“你九哥噢耶、”
的“粉丝”在鹿晗宣布恋情之后发微博配图是鲜血淋漓的手
腕，“心情会不会好很多。嗯你们俩呵呵，鹿晗@M鹿M关
晓彤 @ 关晓彤  悲伤到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悲伤的语无伦
次……”还好评论区一众评论都是劝姑娘理智追星，不要拿
生命开玩笑。
狂热迷群们未必是真的看不清偶像们所构建的形象，只
不过更愿意沉溺在自我构筑的想象之中，当偶像人设和原来
设定出现偏差时，便会觉得受到欺骗。狂热迷群大量出现的
背后，映射着文化贫瘠——后现代意义消解重构的今天，我
们没有什么文化供以虔诚的信仰从而自我构建找到满足。
四、“介绍”体刷屏——狂欢化
近些来由于新媒体文化的兴起，很多网络用语、微博体
渐渐被人们接受，并被人们广泛应用，有的则进入到日常用
语当中。当年由于周星驰《大话西游》里面的很多台词受人追
捧成为经典语录，而掀起了一阵“大话体”之风；《甄嬛传》
的热播引发了“甄嬛体”的流行；由于某明星出轨事件的受关
注，让“且行且珍惜”这句话成为表达情绪的热词。今天，“大
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开头语成为一种能够引发
人们更高关注的“话语”方式，其原因何在？ 
我们知道，微博是通过裂变的形式实现传播的，偶像的
微博由于其关注度高则相当于“意见领袖”，其裂变传播的
速度远远大于素人微博。但微博的舞台并不是为了明星群体
而专设，媒介赋权下的“粉丝”也积极参与了这一场集体狂
欢。“其中多方联动生产的海量微信息也使很多粉丝跳出了
平淡无奇的窠臼，举起了舆论领袖的大旗。”[4]
此次“鹿关恋”中鹿晗和关晓彤微博发出后，在微博内
被围观转发，此时“粉丝”扩散仍然在同一圈层内，大V 和企
业大号等意见领袖的转发，信息进行了二级传播，各自的“粉
丝”接收到后再进行转发，完成信息在不同层级之间流动和
扩散，此时从微博扩散到微信，微信是强链接的熟人社区，
“介绍体”开始入侵朋友圈。整个过程呈现病毒式扩散状
态，原有的符号意义在转发中重构，赋予了新的不同的意思，
但是基本句式依然保持，造成全网狂欢的局面。
短时间内的信息传播可以达到这样的量级，正是体现了
麦克卢汉所说的“复部落化”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的一
个特征。传播“介绍体”的人们不一定是鹿晗的“粉丝”，但
是也参与其中，这是“粉丝”文化实践扩散的一种表现。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人们传播信息，“也在沉浸其中
娱乐狂欢，信息和娱乐的二元分割已经结束，‘粉丝’部落和
社会的其他部落制造着信息，也带来娱乐，他们生活在网络
部落中，并且乐此不疲，他们还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关系和结
构，甚至制造着生产力，他们对自己身份的求索还远没有找
到最终的答案。”[5] 这个十年前我们所给出的判断，在今天
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如今，“粉丝”们在新媒体所搭建起来
的“伪社会互动关系”中有越陷越深的趋势。“粉丝”文化作
为社会整体文化的一个分支，我们希望它能健康发展，规训
引导，去除狂躁与不理智，坚守正确价值观，提升媒介素养，
从而实现文化的良性增值发展。
【基金项目】论文系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移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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